
� � � � � � � 28 日，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
究院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邵丹

对记者介绍表示，此次疫情对公众出行
方式选择的影响比较大， 尤其是今
年，加上交通需求还没有真正恢复，
出租车需求规模挺难预判，但出行
模式的预约化趋势还是会延续

的。
他对记者透露，从去年的数

据看，网约车的运营客流数量已
经超过了传统出租车。 他认为，市

民今后对传统巡游出租车

和网约模式将会

是融合交替

使用。 他还指出，疫情大大加速了数字化趋势。
据记者了解， 客运行业已经进入到调整和转型

期，不断探索业务层面的数字化，诸如定制客运、定
制公交、网约出行之类。 而在疫情背景下，大家注重
保持社交距离，自驾车出行需求将会增加、非机动车
出行距离有所延长， 似乎都会对包括出租车在内的
客运量带来影响。

据上海 2021 交通年报显示，集约化公共交通仍
然是发展的主体。 轨道交通在通勤交通中仍承担了
重要的作用， 早晚高峰时段轨道进站客流将会接近
常态。记者认为，短途驳运对出租车来说仍然有较大
市场，未来会出现网约车与出租车并存的局面。传统
出租车不会消失，出租车与网约车良性竞争，两者并
存发展。

大众出租车四车队优秀驾驶员赵川川，疫情期
间担任了抗疫保障运营服务，为市民的就医、买药及
时提供服务，足足做了 56 天。那时候，小区居民需
要紧急就医以及急需药物的，赵师傅得到街道的信
息后会立即开车去帮助。由于表现优异，他近日多次
得到了相关部门及本单位的表彰。
27 日天下午，他对记者披露了近期的运营状

况。赵师傅说：“早晚高峰才会有那么一点生意。目
前基本上全靠‘大众出行’平台的单子来维持。单子
呢，早高峰过了 9：00以后就极少了。近期都是早晚
出去运营，其它时段实在没有乘客，我很无奈，常常
是回家休息。”他感叹道：“出租车是越来越难干了。
以前每天做 12 小时，有 800 元到 1000 元的营业
额，甚至在周五还做得更多，而现在每天只能做 300
到 400 元左右，是以前的一半，有时一天的出车时
间还比以前长。如果每天不做足时间，那就更没有收
入了。”
赵师傅还时常在市区医院门口做点生意。他表

示：“去除租金，电费，再去除租房及吃饭钱，每天能
保本就不错了，所以说现在出租车生意真的是太难
太难了。最主要还是单量太少，市民没有流动起来，
这是客流稀少的主要原因。有一天的早高峰，我跑了
29块钱，气得直接回家了。收入最高的一天，跑了五
百多块钱，那天是运气好，一位市民扬招我的车去虹
桥火车站。”他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家住王
港，那天早上出门运营，8 点钟的时候，一位乘客扬
招我的车，要到虹桥火车站。这样好的生意很久没有
遇到了，真是很欣喜。这笔生意大概 45 公里，车费
170元。这样一天的营收就有保障了。后面做得也蛮
顺利。那天我 7点出门，晚 9点回家，做了 7、8 单，
400元左右的营业收入。目前，每天可以给自己赚个
100多元钱，如果没有疫情，可以每天赚 500 到 600
元了。”
他表示疫情对客流的影响较大，外地人到上海

来的减少了，上海人出去的也不能和以前相比，包括
上海两大机场加三大火车站，人员的流动的频繁程
度大不如前了。而这些区域都是以往的客源地。
今年 4 月和 5 月，网约车也暂停了运营，如今

一旦恢复，网约车也在“恢复失地”，且采取了很多
“让利措施”来吸引乘客，这对传统出租车也形成了
冲击，带走了很大一部分客流。赵川川给记者举了一
个例子：“比如说，你从威海路你们报社出发，到中

山西路我们‘大众
大厦’，路程约 8 公
里，出租车打表收
费 30 元左右，目前
有几家网约车平

台，可以给乘客优惠打折，按照他们的优惠幅度，这
段路程仅收费 20 元甚至更低。网约车对我们的确
冲击很大。”

和大众的哥赵川川的情况差不多，强生司机沈
鑫隆也告诉记者：“最近周一到周五早晚高峰还有
点生意，但也不是很好，如果一天运气好，能做个 7，
8单。周六周日流动人员少，更是没啥生意的！”
他还给记者透露，疫情前每天差不多可以做 13

单到 15 单左右，毛利润在七八百块钱左右，而现在
每天差不多做六七单左右，毛利润在两三百元左右。
沈师傅表示：“尽管生意难做，我还是会坚持善

待乘客，尤其是很多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我会主动
停靠车辆接受他们的扬招，帮助老人坐上出租车。我
也会配合 62580000 调度中心解决特殊人群的用车
问题。”
大众出租运营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以前驾驶员每天的平均营收入大约 900 元
左右，而目前大致为 500 元左右，这还是周一到周
五的工作日期间的情况，双休日期间的出租车生意
比工作日要跌下两成。他表示：“目前，有很多市民
‘非必要不外出’，出行大都是‘刚性’的，大都是上
班、就医、购物、离沪人群等。还有私家车不断普及，
搭乘公共交通的有所减少。这对出租车都会有影响。
夜间时段的市民也是很少外出，而夜间客流曾经是
出租车营收的重要来源，即使是开始逐步开放‘堂
吃’，也有一个逐步恢复客流的过程。”

尽管生意清淡，驾驶员们的防疫措施落实得一
丝不苟，记者就亲眼目睹了大众出租司机赵川川对
车辆消毒的全过程。他每天早上出车前、晚上收工
后，都要对方向盘、门把手、按钮、座套、安全带、座
椅、脚垫、后备厢、空调出风口等车辆重点区域和重
点部位进行全面消杀；每单业务结束后，需对车辆后
排座、后车门内外把手等乘客所能涉及到的部位进
行重点消毒。
出车前，赵师傅必须扫一扫“员工码”，方便后

台查看核酸证明。他也必须全程戴好N95口罩。眼
下，按照“一车一码”的原则，营运车上都张贴了
“场所码”，位置在座位后部。乘客必须要扫车辆的
“场所码”。

记者发现，在赵川川师傅的车厢内，驾驶员的前
上方，有一个“人工智能后视镜”，它具有监控功能，
既能实时看到车厢情况，也能提醒驾驶员做好自我
防护，可随时监督并提醒驾驶员规范佩戴口罩。
赵师傅说：“生意再难做，我还是会坚持下去

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出租车这个行业。我喜欢和乘客

聊天，了解到了他们不愿意出门的原因，最主要的还
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加上堂食还没有普及，市民很少
出门。6月 29日就有很多店家可以堂食了，这是好
事情！”

近日，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发
出《通知》。其中显示，根据六月份上半月营运数据
分析，为保证驾驶员基本收入，经行业共同讨论，提
出 6月份减免营运驾驶员承包（租）金指导意见：减
免营运驾驶员 6 月份实际应缴承包 （租） 金的
60%；对能提供居、村委证明，复工后仍封控在居住
地无法营运的驾驶员，减免其封控天数的租金。
对此次出现的保护驾驶员积极性的举措，的哥

们都觉得很欣慰，觉得是一场“及时雨”。赵师傅说，
此次减少了 60%的份子钱，对驾驶员帮助较大，如
果没有这一减免政策，部分出租车驾驶员可能要退
车了。
优惠措施之后，赵师傅每天的份子钱是 100

元，剩下的营业收入是给自己赚的；如果没有减免政
策，每天的份子钱是 250 元。赵川川对减少了每天
150元的份子钱而感到高兴。

强生出租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陈晓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对出租车影响较大的还有夜间客流的缺失。疫
情前，饭店开张，还有电影院、剧场等娱乐场所，一部
分市民夜间出门，带动了出租车业务，而如今夜间客
流稀疏，有一个未来逐步恢复夜间消费场所从而带
动人气的过程。陈晓表示：“如今疫情的逐步向好，
本月 29日起，上海人心心念念的堂食可以逐步回
来了。这对出租车‘上座率’的回升当然是好事
了。”
他还坦言，网约车的确对出租车产生冲击。网约

车暂停了两个月，6月 1日开始复出了，为了吸引乘
客，采取了车费打折优惠的做法，吸引了不少客源，
对出租车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不过，随着天气的转热，市民出行选择“打的”

会有不少，因为出行到地铁站、公交站，要经过炎热
的地面路段，而出租车可以“门对门”运营，空调舒
适，对市民具有吸引力。
陈晓还给记者透露了一个好消息：从后台数据

来看，出租车营业额在逐周提升，目前大概恢复到这
轮疫情前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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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钟 晖

前天上午 8 点 49 分，客流早高峰时段，记者试着通过“申程出行”平台叫出租车，几
乎是将订单发出的同时，立刻得到一位强生出租车司机张师傅的响应，可以说是享受了“秒
接”待遇。早高峰期间如此顺利地叫到出租车，这在过往是很难的。5 分钟后，张师傅就开车来
了。 他告诉记者：“你的单子当然要抢一抢了，最近生意实在难做，也就是早晚高峰还稍微有
点生意。 ”

事实上，近期的出租车“上座率”依然处于低谷。 大众出租车驾驶员赵川川，有一天早高
峰的营收仅 29 元，而以往至少可以做 100 元左右。 他说：“当时我气得回家了”。

强生出租车驾驶员沈鑫隆披露， 他平均一天仅有 7、8 个单子， 还是在 “运气好的情况
下”。 他说：“双休日大家出行少，生意更差。 ”

为帮助驾驶员度过这段困难时期，上海出租车行业已经下发《通知》，6 月份的驾驶员的“份子钱”将减免 60%。
强生、大众出租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谈到，公共场所的“人气”仍在恢复中，出租车运营暂时处于低谷，而随着客流

的逐步回暖，出租车会好起来的，这几日已有“好苗头”。

交通所副所长邵丹：出行预约化趋势还是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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